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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是枝裕和柏林对谈：东方与西方，
死亡与来生

名为“传承中”的对谈，是柏林电影节庆祝 70 周年的特别策划。继
华语导演贾樟柯和霍猛早些日子的交流后，李安和是枝裕和登场。

儒雅温和的气质、对人性的细腻洞察刻画，两位深受影迷们喜爱的导
演终于能够同框坐在一起，吸引了现场爆满的观众。

李安说柏林是他国际电影生涯起步的
地方，很高兴重回旧地庆祝柏林电影节
70 周年。他解释选择是枝裕和作为柏林
对谈嘉宾的缘由：“我并不认识很多著名
的导演，只有很少几位。去年我主持了一
个电影节，其中一个晚会上，我还在琢磨
柏林嘉宾邀请谁，而这时他正和我坐在同
一张饭桌上，我就有了主意（现场观众大
笑）。他看起来人不错，虽然我很害羞，
但我很欣赏他，于是发出了邀请。”在讲
到选择放映是枝裕和的早期作品《下一
站，天国》，李安说这是因为“这是一部
讲述人死以后的非常特别的影片，非常有
趣。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之后他拍摄的电
影没有更好的，只是因为这是我看到的是
枝裕和的第一部作品，它让我很震惊，想
要了解导演是谁，怎样拍出的这部电影，
最初的想法从哪里来？影片既独特又共
通，充满诗意，很特别很干净很冷静，其
中很多有关东方主题的思考，比我许多年
来探索的都多。他拍得很棒，个中情感会
伴随着你，你无法左右也无法改变。在我
心中，在我这个东方人的心中，它非常悲
伤，同时又很美好。所以我想在柏林 70
周年之际，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部影片”。

谈到日本电影的影响，李安说自己成

长的那个年代，许多影片都受到日本电影
和文化的影响，那时作为年轻导演和影
迷，许多日本电影大师都影响了自己。日
本电影大师的作品相比较西方、无论是美
国还是欧洲片，都更具有东方韵味，这一
切并不是在表面上的关于剧情设计或者人
物发展，还有背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我会说是一种悲，我觉得这是我们共通
的理念，悲和善可以共存，我想这是佛教
的理念，我们叫‘慈悲’。把善和悲放在
一起，可以让你更好地去理解悲，这是非
常东方的东西。”

是枝裕和讲李安影片的细腻，一个亚
洲导演去拍欧美的片子并不多见。二人都
有跨越本土文化拍摄电影的经历，谈到第
一次走出日本，到法国和比诺什、德纳芙
合作拍摄《真相》，是枝裕和回忆，语言
一直是他的障碍，因为不会说外语，很长
时间都很惧怕到国外去拍摄。几年前和李
安见面提到这一点，李安告诉他，自己拍
摄《理智与情感》时也遇到语言障碍，但
一定可以克服困难的，一定可以做成。这
给他很大的鼓舞，在法国拍片虽然不会说
英语法语，只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
但是比诺什和德纳芙都能够明白。

主持人邀请两位导演互动提问，谁先
开始？眼看是枝裕和没有任何主动表示，
李安打破沉默，“还是我先来吧！”

他分析《下一站，天国》的叙事和拍
摄风格：“最开始我们看到这些人死去
后，来到一个中转站，他们在这里谈话的
画面拍摄如纪录片风格，中转站的工作人
员就像行政工作人员。之后慢慢进行到大
约一半的时候，出现转折点，叙事变得充
满情感而独特……作为导演我很好奇，影
片最初的想法是来自哪里？是因为有什么
特殊的情绪指引、还是想描述一幅群像
画，或者是别的想法，或者试图邀请人们
对此思考？”是枝裕和回忆道：“很多年
前我在学习写作剧本， 26 岁时为电视台
写剧本，每天我查看拍出来的影像，还要
花很多时间写对白做采访。那段时间过得
很不容易，我就问自己，如果我现在死了
会怎样，也许电影想法是来自中国吧，传
说人在死亡的 7 天内，还会在人间游
荡。”

回忆拍摄《断背山》的背景，李安说
拍摄这部电影的 3 年前，制片人告诉他
拿到书的版权，并给他看了一个 30 多页
的剧本，“坦率地说，虽然我和故事中人
物生活的年代接近。但是我生活在台湾，
和美国西部的同性恋牛仔没有一点关系，
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但是其中两个主
角的一场对话让他忍不住流泪，联想到关
于人一生的一幅画面，既浪漫又令人悲
伤，一些东西在脑海里始终难以驱散。李

安说那时他还是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去拍
《绿巨人》，“ 3 年之后我非常疲惫，甚
至想退出行业 10 到 12 年。我跟父亲说我
想要撤了，父亲是一个严肃保守的老派中
国人，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拍电影，但是
却说，你都 49 岁了，这样做给孩子留下
一个坏榜样，于是人生中第一次告诉我，
继续去拍电影吧。我不得不继续。”李安
透露是在人生中一个非常难过、毫无野心
的阶段拍摄了《断背山》，因此这部电影
意义特殊，推动他重新爱上电影回到生活
中，由此也对电影充满感激之情。

谈到对西部片的理解，他认为西部片
中最重要的就是空间，“别人提醒我，这
个比改编《理智与情感》要难，《理智与
情感》是靠语言表达的，而这个不是。我
嘲笑自己，讨论‘沉默’？要知道我来自
中国，所以不要跟我说沉默和压抑，对我
来说太容易了（众人笑）。总之，空
间很重要，最初剧本的短故事只
有 30 多页，如果我要在原始
剧本中添加新的语言，那
只能是加入大量的空间，
也包括叙事之间的时间
空间。比如说到音乐，
每 个 音 符 之 间 的 停
顿……这对我说是新的
电影语言，哪怕我来
自东方，对于拍摄电
影中这一语言的运用
也要保持警醒。”

谈到电影的创作过程，李安
将拍摄比喻成采购，买到各种新
鲜蔬菜，就有可能做一桌好菜，
但是真正的厨房是在剪辑室，拍
戏的时候他说通常不喜欢剪辑师
在场，“我在剪辑室一呆就是三
周，忘掉周围其他人的想法，然
后再回到影片上，这是个漫长辛
苦的过程”。“头两场戏总是最
开心最享受的时刻，还没有焦
虑，你只是去发现这部电影。电
影自有它自己的生命，你得尊重
它，让它告诉你它想成为什么样
子。”

是枝裕和：我自己写剧本，
然后去拍，自己做剪辑。所有的
剪辑都是我自己做，我头一天写
剧本，第二天拍摄，拍摄一结束

就开始剪辑，这样就可以形成
一个环状，因为我自己做所有
这一切。这是一个疲惫的过
程。这样你有三个元素要处理，
不单单是剪辑，这样做当然很艰
难，也不是最好的工作方式，所
以我会邀请创作团队和我一起
来思考，也会重复检验。

观众提问是枝裕和，作为
善于拍摄孩子戏的导演，最大
挑战是什么？是枝裕和思考良
久后表示，“最重要的是你需
要等待，这些孩子有自己的情
绪和自我表达，如果你希望寻
找这些放到影片中，就不可能
强迫孩子，只能耐心等待他
们。这是我拍孩子影片时的最
大挑战。”

李安：他长于思考，那我先
来回答吧。我相信来生，因为死
亡这个理念太可怕了。当我的父
亲去世时，我有点这样的感觉，
感到自己的罪孽被消除了，感觉
到父亲是在“车站”稍作停驻，
之后去往来生，变成了另一种存
在，他回顾人生，至少跟我的关
系可以说是一段好的关系，所以
我觉得自己是被庇佑的——— 我曾
与他斗争，我一直在拍关于他的
电影，因为我在跟他，跟父亲这
个理念，跟父亲所代表的东西作
斗争。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来生，我
们看不到答案，但我们是用想象
力在做电影，与现实生活做对
比，去激发关于人生的某种感
觉。若要理解人生的精髓，去思
考死亡和来生非常重要。我是宁
愿相信有来生的，因为一样事物
如果就这样完全消逝了，这太可
怕，我承受不来。

是枝裕和：在拍完一部讲述

死后经历的电影后，来说我不
相信人会有来生很奇怪，但是
我真的不能说有来生，因为我
没有相关的经验。如果要谈论
死，那也得思考一下生，这个
想法一直让我痴迷。很多人看
完影片跟我说这是一部很东方
的电影，西方文化中，死亡在
生命结束马上降临，但是这部
影片中生和死交织在一起，并
没有清晰的界限，在我的想象
中是无法分开的。

《断背山》结尾，其中一
个男人死了，但是两个人的关
系并没有就此终结。一旦失
去，你才会意识到这个人的重
要，他会在你心里永远存在，
所以他并没有随着死亡而彻底
离去。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
《断背山》这部影片的原因。

据新浪娱乐

1 日本电影对我影响很深，

语言不是国外拍摄的障碍

2 《下一站，天国》和《断背山》的

灵感源泉和诞生经历

3 拍片是杂货店买菜，剪辑是厨房烹饪

4 如同是枝裕和《下一站，天国》

的故事，是否相信来生？

是是枝枝裕裕和和、、李李安安在在柏柏林林


